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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广州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今年，广州市政府工作
报告首次提出“推进广州中
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早在 2022 年下半年，广
州市档案馆、南越王博物院
就接连举办了广州传统中
轴线相关展览，带观众领略
广州城市传统中轴线的历
史文化与 2200 多年的建城
历史。

相关政策也进一步规
范。2022 年 3 月，《广州市
传统中轴线（近代）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利用规划修编
（2021-2035 年）》公示，其中
要求，在建设控制地带内进
行新扩改建活动的，建筑高
度应控制在 18 米以内，且体
量、色彩、材质等应与街区

历史风貌相协调。
今年 3 月，广州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文物局
局长刘晓明介绍，当前，广
州已设立工作领导小组和
办公室等工作机构，有序开
展 遗 产 地 点 规 划 、价 值 研
究、调研评估等工作，初步
明确广州传统中轴线的申
遗路线。在此基础上，广州
争取加快进入中国世界遗
产的预备名单。

广州有众多古书院处
于广州城市传统中轴线范
围内或周边 ，它 们 身 上 的
岁 月 痕 迹 以 及 承 载 的 历
史 文 化 ，也 正 可 为 广 州 城
市 传 统 中 轴 线 的 申 遗 添
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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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沉淀的无形遗产更为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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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在您看来，
广州古书院对于岭南的文
化教育以及文脉的传承，
具有哪些积极作用？

梁凤莲：书院在古代
文化史上发挥的作用主要
有两个，一是思想传播，二
是应试教育。

从思想传播的角度来
说，书院的发展，与岭南学
术风气的树立基本上是同
步的。古代书院传播思想
的途径有三个，一为祀贤，
二为讲学，三为藏书。从
宋代开始，岭南学术大厦
完成奠基，明代南海人郭
裴在《粤大记》中将冯元、
王大宝、余靖、崔与之、李
昴英、郭阊列为宋代岭南
六先生，赞叹六先生“真五
岭间气之钟灵，百代士林
之仪表”。宋之后到清，岭
南学术风气清朗、大师辈
出。但是，仅仅有大师，并
不能惠及大众。大师与大
众之间，需要一座桥梁，才
能将大师的知识、思想传
播给大众。百年树人，在
过去，书院就是桥梁。

明朝，岭南书院在思
想传播方面达到一个高
峰，以湛若水等为代表。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归
纳，湛若水一生建书院 23
所。《明史》说他“平生足迹
所 至 ，必 建 书 院 以 祀 白
沙”，用来传播陈献章的白
沙之学。南海人霍韬、方
献夫也是一样，出为名臣，
入为名士，众多理学名儒
在赢得自己学、仕两方面
成就的同时，也成全了岭
南学术独树一帜的盛誉。

羊城晚报：如今，广州
古书院大多难寻踪迹，只
留存在文字档案里。在新
时代，我们应该怎样发挥
古书院的作用？

梁凤莲：书院的消失
是社会进步的产物、时代

发展的需要。我们回顾过
往，在看到其历史价值的
同时，也要一分为二地客
观分析书院存在的历史局
限性。

书院文化遗产可以分
为无形遗产和有形遗产两
种，其中无形遗产包括制
度遗产、观念遗产、习俗遗
产，有形遗产包括文献遗
产、文物遗存等。相比有
形遗产，书院在千百年演
变中沉淀下来的无形遗产
更为宝贵，其尊师重教的
优良传统、修身齐家的道
德情怀、好学求知的人生
态度才是值得永久延续下
去的。

羊城晚报：您曾建议，
在广州各区保护、传承文
脉，比如在越秀区等地打
造 书 院 街 、书 院 群 落 等 。
具体来说要如何操作？

梁凤莲：是否有必要
和有可能打造书院街，要
看区域内是否拥有相应的
文化遗产。传承性保护、
创新性发展文化遗产的路
径是实现文商旅融合。

国内其他城市在利用
科举文化、书院文化方面
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像南京夫子庙拥有全国规
模最大的江南贡院，建立
了中国科举博物馆，是文
商旅融合的经典范例。其
具有艺术欣赏、历史溯源、
科学研究、教育推广等多
重功能，已经成为城市公
共文化服务和商业旅游发
展的有效载体。

同样，广州也拥有丰
富的书院文化遗产。我们
可以从文商旅融合的立场
出发，将书院遗址打造为
集 展 示、研 究、教 学、交
流、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
复合型景点，将有利于城
市文脉的传承、文化认同
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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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城22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广州，文脉源远流长。

广州地区盛极一时的古代书院文化，是文脉传承的独特载
体，泽被后世。

广州书院有近千年历史，由南宋至清末，广州地区曾
出现的书院数量众多，遍布羊城内外。据广州市第四次文
物普查及考古发现，广州现存历代学宫及遗址 4 处，历代
书院及遗址 20 余处，历代书室、书舍、家塾等遗址 280 余
处，历代宗族（祠）书院及遗址近20处。

200年前，在广州城制高点——越秀山及其周边，一批
闻名全国的书院——学海堂、菊坡精舍、应元书院等陆续
设立，成为明清以来南粤各地顶尖学子求学之地。如今，
这里既是广州城市传统中轴线的起点，也是千年羊城文脉
所系，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广州的珍贵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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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广州地区书院发展史，位于
当今越秀区内的广州古城区（以下简
称“越秀古城区”）古书院群占有极为
重要的地位。

在明代，设在越秀古城区内的书
院约有 11间，包括创建于 1437 年的
崇正书院、创建于 1531 年的白沙书
院等。这些书院都名噪一时，其中尤
以湛若水所建的天关书院最为著名，
心学传人湛若水在此讲学，吸引了大
批士子追随求学；而粤秀山（现称越
秀山）附近又兴建了多间书院，为粤
秀山在清代成为广东学术中心打下
了基础。

《广州越秀古街巷》（广州市越秀
区文联编，2013 年）中记载：“在清后
叶，以广州府衙为中心，半径一公里
范围内，集中了三所学宫、五所省级
书院、一所府级书院、二所县级书
院。还有在今大南路、大德路以北，
解放路以东，文德路以西，中山四、五
路两旁，大小马站、流水井一带云集
的数百家以姓氏命名的书院、书室、
家塾、家祠，街巷连片，书声相闻，形
成高密度的古学校奇观。”

清代，广东各级官府都参与办
学，越秀古城区内创办的书院规模愈
来愈大，质量也愈来愈高。据学者统
计，清代越秀古城区建立的书院（不
包 括 宗 族/祠 书 院）就有 13 间。这
些书院在广东书院发展史、学术史
及教育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如
省级的粤秀书院、越华书院与府级
的羊城书院并称“广东三大书院”，
汇聚了数千人入读，精英荟萃，堪称
清前期广东教育的重心所在，而县
级的西湖书院、禺山书院也不遑多
让，竞相聘请名师授徒课业，成就者
众多；其后在粤秀山的学海堂、菊坡
精舍更是掀起了广东书院的改革风
气，使广东书院趋于讲求实学，开创
了晚清广东朴学兴起的新格局；加上
只招举人肄业的应元书院的创办，粤
秀山俨然成为了广东的学术与文教
中心。

越秀古城区借着区内书院的兴
盛，聚集了大批优秀人才，刊刻了大
量书籍，使之在清代成为广东的文化
教育中心，在清中后期更是全国的学
术中心之一。这个地区还连带起文

化产业的兴旺，各省的书商云集广
州，在双门底（今北京路北段）、西湖
街（今西湖路）、学院前（今书坊街、教
育路南段）一带建起一个书坊群，有
案可考的书坊达百余间，书铺鳞次栉
比，在光绪初年达于极盛，使广东成
为全国的刻书中心之一。广东的藏
书家如曾钊、丁日昌、伍崇曜、谭莹父
子、潘仕成、孔广陶、邓实、黄节、叶恭
绰等，声名鹊起，直接提升了岭南地
区的文化地位，也可以视作古城区书
院文化造就的文化产业。

越秀古城区书院更广泛的影响，
还在于书院人才在晚清社会生活中
所起的重要作用。书院教育的发达，
使广州士子在乡试及会试中都取得
了好成绩，入仕人数大量增加，在政
治上的作用凸显。如应元书院主讲
何璟，曾官至两江总督兼办理通商事
务大臣、后至闽浙总督；一代名臣、书
法名家李文田官至侍读大学士兼工
部右侍郎，也曾任应元书院主讲；“戊
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曾执教于万木
草堂，梁启超曾入读学海堂、万木草
堂等著名的广州书院。

随着清末全国学制改革的推行，
越秀古城区书院相继停办，但也有不
少书院改办为新式学堂。

从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
年，书院基本不再承担教育功能，大
多被改建成大杂院供人居住，有的改
建为校舍，因拆迁、改造、征用而被毁
弃的亦有，曾经著名的大小马站、流
水井书院群落也逐渐没落。进入新
世纪之后，不少学者和文化界人士呼
吁重视羊城古书院风貌，对其进行保
护与活化。一方面可兴建古书院博
物馆，保持部分历史记忆，另一方面
可以借鉴书院教育模式，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

随着近年来各级政府日益重视
对广府文化核心地资源的保护，一些
现存的羊城古书院获得新生。像清

代广州四大书院之首的粤秀书院，原
址位于现在的北京路越秀书院街，后
于 2013 年在越秀公园内复建，成为
广东省民政厅首家批复成立的书
院。此外，广州市政府于 2006 年开
始对万木草堂进行腾空并对其进行
修缮，目前万木草堂已被建成文化地
标。而青云书院被越秀区政府修复
后，有文化机构接手将其改为青云书
院艺术馆，继续发扬其书院的办学精
神，举办文化活动。庐江书院则变身
为金融文化新阵地——岭南金融博
物馆，最大程度保持其古建筑本身的
特色。

2013 年，广州市政府正式通过
《广州市大小马站书院群保护与更
新规划》方案，大小马站书院群地块
拟打造成“广府文化书院街”，书院

群将以全新面貌呈现。 2023 年 2
月，广州市发改委印发的《广州市
2023 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等文件
中又明确，大小马站书院群保护项
目分为两期，其中一期工程项目计
划对位于教育路以东、大小马站路
以西、南方剧院以北一带书院群进
行修复建设，占地约 1.5 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约 1 万平方米；二期工程
项目位于中山五路以南、教育路以
东、伍权里以北、小马站路以西，总
用地面积 9710 平方米，对大小马站
书院群进行改造。

保护古老书院，能唤醒广州历史
文化名城的文化记忆，贯通文化的传
承，让历史的沉淀变成广州文化自信
的新名片。未来，越秀古城区书院群
的保护与更新值得我们期待。 （本期稿件得到广州博物馆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广州地区的书院始创于南宋，至清
末已绵延700余年。《广州古书院》（广
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编，2022年）记载：
据不完全统计，自南宋至清末，广州地
区书院、书室家塾及宗族（祠）书院至少
有456所，创建或早或晚，规模有大有
小，有学宫、官办书院、民办书院；有正
统学校功能的书院，也有宗族（祠）性质
的书院，还有兼具家族祠堂和学校功能
的书室、书社、家塾、学堂等。

南宋时期，程朱理学兴起，朱熹
等大儒强调“格物致知”“知行合一”
的教育理念，倡导独立的学术探索。
在这一学术思想的影响下，书院应运
而生。广州地区的书院也由此兴起，

“当时创建之动机，一方面为纪念被
贬谪到这里的名儒，流风余韵，建书
院以资敬仰；一方面为当时官吏或乡
儒所亲手创建，用以讲学者”（刘伯
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商务印书
馆，1937 年）。此时，广州计有玉喦、
濂溪、禺山、菊坡、番山等数座书院。
据广东文史学者、《广州传》作者叶曙
明在《儒林芳草：广州书院史话》一书
中记述，南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
年）由番禺人梁百揆创办的禺山书院
（位于今广州北京路城隍庙西侧），是
广州历史上第一所有文字记载的书
院，它还与其南数百米的广州府学、
以东数百米的番禺学宫一起，形成了
广州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文教区。

在元明更替的战火中，广州地区
教育机构也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大
多毁于战火，名存实亡。到明代，国
家重视兴学育才，出现官立书院的形
式，“知府知县莅临郡邑，多以创建书
院为良吏政绩的表征”（刘伯骥：《广
东书院制度沿革》)。府学、书院等蓬
勃发展，无论城乡，多有建立。岭南
著名理学家陈献章、湛若水、黄佐等
人纷纷立说讲学，创办书院。此时，
广州计有崇正、明诚、晦翁、白沙、粤
洲、莲花、白云、天关、甘泉等至少30
座官办及民办书院。

清初政局未稳，一度在全国禁止
创设书院。但随着政权渐趋稳定及
皇权教化的需要，在清廷“赐帑千金”
的支持下，书院在全国逐渐恢复。康
熙至光绪年间，广州不断有书院建立，
至鸦片战争前后盛极一时。其中有名
的，包括番山、穗城、粤秀、越华、西湖、
羊城、应元、增江、圣洲、羊石、文澜等
官办与民办书院（《广州古书院》，广州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编，2022年）。

除了这些正规的公立私立书院
外，清代广州城乡还有众多的宗族
（祠）书院（或称“姓氏书院”），比较著
名的有陈氏书院、何氏庐江书院、朱氏
考亭书院、苏氏武功书院、梁氏青云书
院等。它们实际上是各姓宗族在广州
建立的合族祠，以书院命名。“原为本
姓弟子应试居住及合族受屈讼事输粮
往来暂寓”(《清介书院条款家塾同例》，
清咸丰三年广州西湖路效文堂刊本），
可见其建立的目的，与教育有相当关
联。此外，还有诸多分布城乡的家塾、
书舍、书室、书塾、学堂等，亦属于宗族
书院性质，虽不能等同于正规的公立
及私立书院，但均具备较好的文教功
能，与教育有着密切联系。

阮元、张之洞督粤期间，大力发
展经济，在广州创办了学海堂、广雅
书院等新式书院，培养了大批经世致
用的精英，岭海人物蒸蒸日上，广州
俨然成为全国学术之中心。这两处
书院成为广东教育史乃至中国近代
教育史上的亮点。

广州古城（越秀区）清代书院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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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在办案一线的“拼命三郎”——追忆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古暘阳

在东莞凤岗公安分局凤岗
派出所二楼，有一个特殊的办
公台。这是凤岗派出所四级警
长古暘阳生前工作的办公台。
2021年11月7日深夜，古暘阳在
控制一名阻碍执法的人员时晕
倒，经抢救无效后牺牲，生命永
远定格在了42岁。

古暘阳2003年5月开始参
加公安工作。从警18年，他始
终奋战在巡警、刑侦、禁毒、治
安工作站、派出所等基层一线，
在平凡岗位上用短暂生命践行
了初心使命，守护了一方安宁。

前不久，古暘阳被公安部
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
范称号。

羊城晚报记者 王雷
因公牺牲

“阳哥是我们的好大哥、好
战友、好同事，我们很难接受他
的离开，至今还给他留着办公
台。”古暘阳生前同事、现油甘
埔派出所副所长杨帅在回忆起
他时，眼眶湿润，数度哽咽。而
那张空着的办公台，寄托着同
事们对古暘阳的思念，仿佛他
从未离开。

杨帅说，古暘阳是凤岗公
安分局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由于从警经验丰富、工作认真
负责，辖区内很多案件“硬骨
头”基本上均由古暘阳跟进处
理。“他的口头禅是‘快点、快
点’。警察的工作虽充满不确
定性，但从案件研判到抓捕审
讯再到结案，阳哥想的都是怎
么尽可能地提高效率，早日为
群众排忧解难。”杨帅说。

朱广发是古暘阳牺牲当晚
同他一起出警的同事。据他回
忆，2021年11月7日22时52分，
凤岗派出所接到一起警情，作
为当天的值班组长，古暘阳立
即带领他前往现场处理。在成
功处置准备返回时，遭遇一醉
酒男子持啤酒瓶阻碍执法。经
多次口头警告无效后，古暘阳
与支援警力合力控制住了该男
子。“但就在这时，阳哥对我说
自己头很晕，我就让他赶紧去
旁边休息，话音刚落，阳哥突然
就倒地了。”朱广发说。次日4
时23分，因抢救无效，古暘阳永
远离开了人世。

善良正义

“出警有危险时，你们躲在
我身后，我体大肉多能挡住。”
生前，古暘阳常给年轻同志壮
胆。但这并非一句玩笑话。现

实中，他身体力行，有危险时总
是第一个冲在最前面。

2019年1月5日10时许，凤
岗公安分局110接报称，在凤岗
某出租屋，一男子有持刀行凶
倾向。作为值班民警，古暘阳
马上叫上警务人员，携带钢叉
盾牌警械赶赴现场。刚到达
现场，该男子突然从屋里冲出
来，持刀砍向警务人员。千钧
一发之际，古暘阳一个箭步上
前，使用手中盾牌挡在前面，
并紧紧压住嫌疑人的手，后众
人合力成功控制住男子。古
暘阳率队及时果断处置该名
欲持刀行凶男子的视频在网
上传出后，不少网友纷纷点赞

“帅爆了”。
面对歹徒，古暘阳勇敢果

断；面对群众，古暘 阳 侠 骨 柔
肠 。 他 深 知 ，基 层 警 务 工 作
虽 繁 杂 琐 碎 ，但 如 果 将 自 己
手 中 的 案 件 破 掉 ，就 是 为 群

众办实事。
2013年6月，一名老人跑进

凤岗公安分局刑警大楼，气喘
吁吁地说：“我孙子被拐走了。”
警情就是命令。古暘阳细心排
查关系人，通过现场走访、查阅
路边视频监控等，迅速摸清了
嫌疑人的藏匿地点，并马上带
领工作小组连夜赶赴惠阳实施
抓捕。这时，古暘阳胸口突然
疼痛，但他没有丝毫退缩，实在
疼得受不了了，就猛捶胸口两
下，头上豆大的汗珠直冒。同
事劝他先去看医生，他却说“小
孩还没有救出来，时间就是生
命，半分拖不得”。最终，古暘
阳带领团队于案发后12小时内
成功侦破案件。

“单看他的外表，感觉这个
人好像很严肃。但实际上他心
思细腻，为人很善良，正义感爆
棚。”朱广发说，古暘阳在审讯
嫌疑人时，不仅仅只是为了破

案，通常还会询问他们的家庭
情况，想办法帮助他们解决生
活上的困难。

邓某强是凤岗人，本来家
境尚可，自2011年染上毒瘾后，
家境一落千丈。2015年8月，邓
某强因经济问题殴打妻子，古
暘阳得知后及时出警调解。调
解完后，古暘阳把自己的手机
号码留给了邓某强一家，“你们
有困难随时找我，吵架解决不
了家庭问题”。后来，古暘阳还
隔三岔五上门找邓某强谈心。
在古暘阳的帮扶教育下，邓某
强彻底戒掉毒瘾，并成为一名
禁毒志愿工作者。

梦想延续

“阳哥是平易近人、乐于助
人的好民警，我们到现在还不
相信他真的走了。”采访中，古
暘阳的领导、同事以及接受过

他帮扶的群众均为他竖起大拇
指。据统计，从警18年来，古暘
阳先后参与侦破各类刑事案件
32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980
余人，曾荣立个人三等功3次，
还多次被评为群众安全感和公
安工作满意度先进个人。

古暘阳出生在一个警察世
家。他父亲曾是深圳的一名民
警，因积劳成疾，十几年前患病
离世。“暘阳是独子，从小受家
庭影响，嚷着长大要当一名警
察。我们一家两代为公安事业
献身，我很自豪。”谈起古暘阳，
年逾花甲的母亲也掩面而泣。

记者了解到，古暘阳和黄
文映育有两子，如今大儿子15
岁，小儿子7岁。“他经常和孩子
们分享当警察的那些事，这也
在孩子心中埋下了梦想的种
子。”黄文映说，自己大儿子曾
说，长大后也要和爸爸一样，做
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


